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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

连日疲倦，上午在三亚歇息，睡至十点方才起床。
午后自崖州出海，船慢慢驶出海湾，冲进大海。沿着陆地山

脉线走，海水的腥咸味极冲，像风一样在鼻底狂飙乱窜一气。
行经半日，一侧远山始终跟随身侧，像一幅没有边际的古

画，不断连绵抻长。傍晚之后，渐渐驶入深海，那些山脉慢慢变
成极淡的一条长线，缩小到一个点，最终被地平线吞没，消失在
海面上。举目张望，四周都是海水，再无他物。船高低起伏，在海
里压出一道水痕，水花像一锅煮开的水，沸腾跳跃。航船走得远
了，水花方才散去。

人只能在船舱、甲板两地活动。第一次进入深海，感觉
颇新鲜，满目湛蓝，水深已过千米，诡秘清幽。人在船上看
着，只一色而已，盖住了海底别有洞天。没有风，水面海浪
卷起两尺有余。偶尔风大，船晃动不已，平躺站立皆有波动
感，侧卧而息，身体方才稍微安稳一些。同行三五人晕船，
我也略有不适。起心读书、写作，十几分钟即觉得目眩，不敢
继续，索性睡了片刻。

海上天色与陆地不同，傍晚六时，兀自艳阳高挂。云霞极安
静，光照过，虽灿烂却也安静，或许是心境的缘故。

晚饭有四道菜，只觉得四季豆和生菜清爽，另外两道荤
腥，并不敢伸筷子。

船中无事，取得随行的《水浒传》，多年未读了。如今再
看，中间的书事竟忘了，仿佛没有重读过，只记得第一次读
到此书的情景，书页里跃出无数个少年的场景。近来整理床
铺，枕上常见落发无数，揽镜自顾，鬓角白发又多了几根，
不禁蓦然惊心。我知道少年走远了，虽然心里还有他，也只
能是偶尔的挂念吧。

船尾轰鸣声听得只是聒噪，海浪拍打船舱声哗然，一夜耳中
不休，有不同的风味，听着听着，不知今夕何夕，沉沉睡了过去。

北礁边上

船行不息，在南海走了一夜。
晨六时起床，脑目一新，精神亦好。昨夜睡眠甚佳，一场好

睡胜过三顿美食。美食的诱惑，让人馋涎欲滴。岁月增长，馋心
淡下去，禅心涨上来。也有天赋异禀者，垂暮还是老饕。古人觉
得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条，项条不如老饕。此言语是说老
人虽有寿相，不如善饮食者稳健。

“脉然睡觉如天远”，忘了是谁的词，枕畔想起，觉得自己就
在那天远之地脉然睡觉。

昨夜下了雨，日出后，船头挂着一弯彩虹，七色嫣然，引得
众人惊奇，觉得吉祥。在故乡见过一次彩虹，横跨两山之间，像
一座雄伟的大桥。三十年了，还记得那彩虹的辽阔。

不知昨夜何时抵达北礁，醒来但见船停泊在一旁，慢慢悠
悠地，风吹着轻轻晃荡。海与天空相连，礁石未露半寸。

阳光极好，照得人火辣辣的，身心都不耐烦。不敢在甲板
久待，在阴凉处续读《水浒传》。看到林冲的故事，先是风雪
山神庙，后是雪夜上梁山。头顶是南海的烈日，书里一场宋人
仓皇的雪，一幕话本强人的雪，在纸页间一下六百多年。只可
惜雪景笔墨粗疏了一些，大概说书人身在南方，对北国大雪天
气感受不深。

北礁又名干豆，周边海域浪急暗礁多，是南海著名的险区
之一，古今不少航船在此触礁沉没。

古人出海远行，备有《更路簿》，在博物馆见过几件渔民的
手抄本。有人说“自大潭去干豆，壬丙兼二线，己亥，十三更收”。
还有人说“自三峙下干豆，南风甲庚，北风乙辛，三更收”。言辞
寥寥。前人借罗盘定方位，借此航行指南，是为孤籍，秘不示人。
其中实有一份大艰难，要查海况，要观天气，要知人情，要测风
向，要通物理。

遥看北礁，晶莹剔透，颜色与深海域大不同，如一翡翠勒子
横在那里。礁盘水浅，泛着碧绿。

一船人坐等海水退潮，舟中众客悦然携鱼竿垂钓去也。得
各色海鱼，大小不一，有香蕉鱼、红石斑、花石斑、连尖、红鲷、
剥皮鱼……

海鱼面貌与陆地淡水鱼迥异。花斑入目温润，红鲷颇可人，
连尖有怪相，侧扁，体态稍长，头长与高度相近，吻尖亦长。其他
鱼种各自体态。

饭事有鱼汤，各类鱼混在一起，炖烂成汤，放了葱花、盐，
做不得法，也串味了。也许不过口味习惯而已，倒是觉得有些
委屈了好食材，所谓暴殄天物，无非如此这般。尤其可惜两条
红石斑。

粤菜里红石斑用来清蒸，放葱、生姜、盐、油、白糖、花雕酒。
起锅后，将油烧热，浇泼鱼身，倒入豉油和胡椒粉即可。鱼肉包
裹着清淡的酱汁，恰到好处，触舌即化，入嘴瞬间有种懵懂错
觉，一丝丝嫩滑，仿佛打开了海底澄澈的世界。口味有别，彼之
砒霜，吾之蜜糖，彼之蜜糖，吾之砒霜。此番南行饮食，常有食
材，多无烹饪。

天象略起变化，欲来大风，等不到退潮，上不得北礁，众人
只好继续前行，傍晚时抵甘泉岛。一艘舰艇在几箭之遥，白色的
船身在夕阳下有乳色的安宁。船尾又见彩虹，小小的一弯，颜色
比早晨暗淡些。

人在船中，约束拘禁，不畅其行，腹中居然饥饿感更甚，
此真真咄咄怪事也。

出 海

秋风漠漠，秋雨淅淅，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由西
向东翻山而来。山这边，北侧还是连绵的山，南侧
是浩荡潜水河。山河之间，一条马路笔直向东。莫
团长站上一块巨石，目光随马路而去。马路那头，是
县城——千年古城梅城啊，虽不过二十里，却一点儿
影子也看不到。

“团长，我军今夜驻扎何处？”莫团长的目光和思
绪被拉回眼前：河岸显然不可驻扎，莫非只能驻扎山
下的荒草中？

秋雨没心没肺，也不知疲惫，越下越大、越下越
凉。作为176师麾下的一支劲旅，几年来，莫团长和
战士们已转战数省，不怕这雨、冷和夜，但怕被敌人
发现。那样，梅城还如何收复？

莫团长看向北侧山上，有灯光点点，也似有炊烟
袅娜。“山上村寨为何名？”“野人寨。”

一听得“野人寨”三字，莫团长不由倒吸一
口冷气。

清军南下时，野人寨千余男女老少，仅凭有利地
形，硬是将风头正劲的铁蹄挡在山下一月有余。清军
无奈，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将其人其寨称作

“野人”和“野人寨”。那些年里，各路人马进山“剿
匪”，凡欲借道野人寨，均被无情挡回。两年多前，
日本人打下二十里外的县城，次日就想攻下野人寨，
但几次用兵均无功而返。

“团长，我们是打鬼子的，野人寨不会不管我
们吧？”

莫团长抬头看看那面并未举高的旗帜，一声叹
息：“谁上山一趟，向寨上说明情况？”“我！”一名年
轻战士跑上来。

莫团长一看，点头道：“三愣子，也只有你去。”
“我和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许叫我三愣子！”三愣子的
两只眼珠子都要跳出来。“我说三愣子，你爹啥水
平，取个名字咋反着来呢？”“是哟，谁有你家老太爷
水平高？给你取名莫敌，还真就打遍鬼子无敌手。”
三愣子乜一眼莫团长，愤愤不平。“怎么样，做我儿
子吧，我给你取个好名字。”莫团长也不笑。“你让我
读书吗？让我读书我就做！”三愣子拍拍衣装，“哼！
不和你说了，我去也。”

桂寨主住在一座倚山而建的小院里，院门大
开。三愣子站在院门口，瞅瞅门楣匾额上的两个大

字，大声念道：“桂园！嗯，字不错，主人当是读
书人咯。”见桂寨主走来，三愣子施礼道，“门上
明明写的是桂园，院里怎么种的是梅花？文不对题
啊老寨主。”

“军爷批评的是。”桂寨主将三愣子引进书房坐
下，“敢问军爷，哪路人马？”“老寨主，不要军爷军
爷的，就叫我三……哦，我是——”三愣子拍拍自己
的肩章，上面有青天，有白日。桂寨主冷言道：“这
面旗下，那些年，可没少……”“现在不一样，现在
只打鬼子！”三愣子立即又放缓语气，拿起摊开在桌
上的书，慢慢翻开，“老寨主平日里能读这样的书，
定然是讲事理、明大义之人！”

“请问，梅花种植技术与讲理明义，有何必然关
系？”桂寨主也不看三愣子。三愣子再看那书上，绘有
梅花图，不由脸红：“老寨主见笑，我读书少。”“少吗？”
桂寨主看着三愣子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我这小院种满
梅花，依你看，该叫桂园呢，还是梅园？”“老寨主，我没
有读过书，不认一字，刚才出丑了。”“你很聪明。怕我不
让你进入院里，结合我的姓氏，胡乱认字——认对认
错，都是为了让我高兴，让我喜欢你。”桂寨主终于一笑。

“既然如此，老寨主，我军……”“你刚才认我门上二字为
‘桂园’，搁在两年多前，也没错。你知道我为什么改‘桂
园’为‘梅园’吗？”

“因为梅城？”“梅城，梅城，被小鬼子占据两年多
啦。”泪水从桂寨主眼角溢出，“冬去春来，满城梅花，梅
花满城；满城梅香，梅香满城啊。”

三愣子站到桂寨主身旁，轻拍他的后背：“老寨主，
我军此次前来，就为……”“你叫什么名字？”“三愣子。”

“你该叫三能子。能说、能打，将来赶走小鬼子，也要能
读书啊。好好读书，固我……”

“我最想读书了，可是……”三愣子急忙吞下后面
的话，向桂寨主深深鞠躬，“老寨主，我军将士，此时正
在山下，秋风秋雨，无处可宿。想请……”

“多好的孩子哦！他和他们，你还有什么不相信、
不放心的？”老夫人走过来，责备桂寨主，又对三愣子满
含爱怜道，“孩子，你放心。你们下午还没翻过山，寨上
就知道了，也一直在打探你们……”

“桂爷，遵您命令，兄弟们已全部来到寨上，歇马祠
堂，吃过晚饭！”院外有人大声道。三愣子急忙向外看，
莫团长正大步跨来。

歇马野人寨
张爱国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安庆有
今天“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的
美誉，也是渊源有自。东汉末年，
这里就诞生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民间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可见
其人文之盛、风气之先。

那天到了小吏港 （今 小 市
镇） 的刘家山，路边有一个牌
坊，上书“孔雀东南飞林园”，在
《孔雀东南飞》诗前小序里，指明
故事发生在庐江郡，即今怀宁、
潜山两地交界的小吏港一带。入
口处的两尊石狮子大有古风，与
南朝皇帝陵前的镇墓兽有几分相
似。再往里走，有块石碑，写着

“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东
南飞遗迹”等字样，是怀宁县人
民政府1987年所立。碑后有个面
积不大、形状奇异的池塘，传说
是刘兰芝投水处。池塘旁边，就
是焦仲卿、刘兰芝合葬墓。墓前
有石碑，写着“汉焦仲卿刘兰芝
之墓”。《孔雀东南飞》 中曾说：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我
便问附近有没有华山，都说没听
说过。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了，这
样一个靠着长江的平原地带，地
形地貌肯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
果华山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土山，应该早就由于自然或者人
为的原因消失了。

据当地人说，焦仲卿、刘兰芝是按照平民礼节下葬的，
陪葬品不会丰富，所以焦刘合葬墓始终没有盗墓贼“光顾”，
至今保存完好。我问焦仲卿家在哪里，他们向西指着说，在
皖河对岸，与焦刘墓地仅仅一河之隔，名叫焦家畈，现属潜
山市。农耕时代，人们生活的圈子一般不大，娶媳嫁女不会
太远，焦、刘两家相距不远，倒也符合常理。

我与《孔雀东南飞传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李智海老师通了电话。他告诉我，刘家山又叫刘
山，是刘兰芝曾经生活的地方。刘家山离焦家畈有两里地，
隔着一条皖河。焦刘合葬墓历史很悠久了，至于华山，他没
有听说过，应该就在墓的附近。民间传说，焦刘殉情后，两
家在小吏港一个叫乌龟墩的地方，找到了一方高地，将二人
合葬在一起。之所以没有葬在焦家畈，一个原因是焦家畈是
圩区，地势低洼，动不动发洪水；再说刘兰芝生前被休回娘
家，她也不会愿意回去。李老师还说，焦家畈现在没有一个
姓焦的，小吏港也没有。

由于焦母霸道、不讲理，造成了焦、刘的爱情悲剧，至今在这
一带，还把那些胡搅蛮缠的人称为“焦八杈”。怀宁民歌里有一首
《莫怨命运差》，直刺焦母：焦八杈，焦八杈，莫怨自己命运差。好
儿好媳你都有，只怪自己容不下，容不下。原来心里有个“杈”，杈
掉了媳妇，杈掉了儿子，看你再往哪里杈？

查阅当地的民间歌谣，涉及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有25首，
小调10首，骂焦母的居多，甚至骂她是“母老虎”“老妖婆”

“吃人都不留骨头”，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专制家长的痛恨。在
当地的民间传说里，也说焦母是一个有名的泼妇，是一个惹
不起的角色，在当地有“女八杈”的诨名，因为她的丈夫姓
焦，人们便叫她“焦八杈”。其实，在传统社会，这样的婆婆
村村都有。我们看吕剧《李二嫂改嫁》，剧中的婆婆“天不
怕”与焦母何曾相似！那个时候，女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
社会交往面很窄，结婚后活动圈子基本上都在家里。她所关
注者，除了公婆、丈夫，就是子女；她能或者说可以欺压
者，大多是儿媳妇。法律也赋予了婆婆以很大的专制权。即
使按照风俗习惯，婆婆也有欺压儿媳的心理基础。俗话说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媳妇时受婆婆压迫，一旦自己做了
婆婆，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压迫儿媳妇。从这方面来说，刘兰
芝的遭遇，也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遭遇；人们同情刘兰
芝、痛斥焦母，也是对封建家长制度的憎恨。

孔子曾说“多闻阙疑”，今人常说“孤证不立”，按照这
个原则，我还要进一步搜寻材料。回到安庆市区后，在同市
民协主席方宜、《安庆民间文艺大典》主编毕成寿座谈时，我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在场的安庆民协秘书长张建曾去过
焦、刘墓地，对民间文学有一定研究。她说，作为安庆人，
对我提出的问题应该了解清楚。经过多方咨询、调查，几天
后，张建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小吏港焦、刘合葬墓一直
在原地，不曾迁移过，而且是唯一的。按说，刘兰芝生前已
被焦仲卿休弃回家，死后只能葬在刘家的地盘，像她这种自
杀而死的，多数会被葬在乱葬岗，而焦仲卿死后，也只能葬
在焦氏墓地。从传统的丧葬习俗上来讲，焦仲卿是男子，不
是上门女婿，绝对不可能葬到女方家。民间传说，焦母的女
儿即焦仲卿之妹焦月英为他们主办丧事，将他们合葬在了一
起。焦家田多地广，焦、刘合葬地在小市背后一块山地上，
当地人称为乌龟墩（风水好），可能当时该地为焦家所有。焦
家畈现在已无焦姓，据说民国时期还有几户，也迁往外地，
不知所踪。

在中国的文学宝库中，有不少鲜活的女性形象，如西
施、罗敷、花木兰、林黛玉，但像刘兰芝这样的直接反映老
百姓的家庭生活、婆媳关系的女性形象极少。《孔雀东南飞》
的故事至今在百姓中广泛流传，被人们津津乐道，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不论乡村还是城市，“焦
母”还大有人在。在新闻媒体上，坊间传闻里，我们还会时
不时听到，相爱的年轻人因为家长的极力反对而难成眷属，
离家出走甚至殉情。《孔雀东南飞》最大的现实意义是，生活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我们，也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做焦母
那样的把子女看成自己私有财产、动辄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管
制、束缚、“塑造”孩子的家长！

也许有人会说，《孔雀东南飞》就是一篇民间叙事诗，焦
刘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没有必要去当真，更没有
必要去探寻传说背后的“真实”。其实，民间传说虽然有较强
的虚构性，但是都与实有的人物、事件和地方风物相联系，是在
真实的人物、事件、地方风物的
基础上，通过民间智慧和一代
代人的口口相传形成的，我们
完全可以从雪泥鸿爪上找到

“真实”的信息。即使找不到源
头，也总能找到流痕。而探寻过
程本身，也是民间文化一次活
生生的薪火相传。更何况，民间
传说作为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真
实，对于社会教化、民众审美的
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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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临水，小区就叫水岸家园。小陆是年前才搬来
的，二十四五岁，长发披肩，明眸皓齿，一袭白裙翩
若仙子。小陆的新婚老公是大学讲师，白净儒雅，落
落大方。或早或晚，小两口相依相偎出双入对，神仙
眷侣一般，惹得人人羡慕。

但羡慕的声浪，忽如潮汐匆匆远去。一切源于小
陆的妈妈从乡下来了。老奶奶慈眉善目，穿戴整齐，
唯满脸褶皱和皲裂的双手，难掩风霜的过往。

拂晓，喧闹了半宿的城市尚在酣睡，可小区这难
得的宁静，愣被楼下噼里啪啦的声响搅得稀碎。小陆
妈妈挽袖露臂，拽根铁耙，大半个身子探在垃圾箱
里，老鼠一样拱来拱去。

后来，老奶奶图省事，干脆呼哧呼哧拖出垃圾
桶，“咣当”一脚踹倒，晨风里，席地而坐，干瘪的
嘴里哼唱着谁也听不懂的小曲儿，不紧不慢地拾掇起
垃圾来。

日久，院里污物遍地，瓶罐叮当。特别是一场雨
后，出了单元门已没处下脚，邻居皆不胜其烦。可霜
雪盈头的老奶奶却挥汗如雨，忙得不可开交。

垃圾一日日累积，屋里放不下，老奶奶见缝插
针，一匝匝塑料瓶，一层层废纸壳，硬将明净宽
敞的公共楼道堵得天昏地暗。邻居们忍无可忍，
少不得指指点点，小陆夫妇视若不见，仍一身光鲜

进进出出。
夏天说来就来，楼道里物什狼藉，臭气熏天，活

生生就是垃圾场了。四邻怨声载道。
物业经理领着两个保安来了，保安捏着鼻子说，

阿姨，我们帮您卖了垃圾，腾出楼道好吗？老奶奶弓
腰伸臂，雄鹰展翅般拦住保安，睨着眼说，小伙子，
姨谢谢你俩的好意，东西得秋后才能卖。

保安还要劝说，老奶奶抢过铁耙横在手中，青筋
暴起道，谁动我东西一下试试？谁动我跟谁拼了！保
安满头大汗，上前不好，退后也不好。

闹声一起，邻居们如潮而至，连中风三年的王大
爷都一瘸一拐地来了。

群情汹涌，小陆夫妇可算有了动静。只见小
两 口 咚 咚 跑 下 楼 ，举 着 手 机 大 声 对 老 奶 奶 说 ，
妈，大姑来电话了，说大半年不见，想你想得病
倒了。又说，垃圾我们拉去单位库房放着，等秋后
涨价了再卖。

老奶奶犹豫半天，接过手机，叽叽咕咕上楼去了。
老奶奶回乡当天，小陆夫妇即雇人清理了楼道。

暮云低垂，小陆逐一向邻居们鞠躬致歉，声泪俱
下说，当初，爸死得早，全靠妈在乡下没日没夜捡垃圾
供我上大学。如今，她见了垃圾，比见我还亲。

众人闻言，久久无语。

垃圾如亲
白 晋

荷塘翠影 汤青 摄


